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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田牧

初春二月的一天，黄河边的夹河滩村道路

泥泞。李伟（化名）是村里少有留下来的青壮

年，靠买卖二手农机具谋生，在县城有房也有

车。做这门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此他以不到

6%的年化利率从当地农商行申请了贷款。

如果倒退 10年，李伟想办贷款会难得多。

而 5年前，银行贷款利率高的超过 10%，但他仍

觉得现在不到 6%的利率高。听记者说有银行

的贷款利率低至 3%，额度能有数十万元，李伟

心动了，想把农商行的贷款置换掉。

与夹河滩相隔 10公里的白云山村，马路宽

阔整洁，气派的村委会映衬着整个村子的兴

旺。每年仅靠种植西红柿全村收入就有上千万

元，两家银行把网点都开到了村口。

这两个差别巨大的村子位于河南兰考，我

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今年以来，证

券时报记者实地走访东中西部十余地市近百个

乡村，观察农村金融现状。上述发生在兰考的

故事，正是当下农村金融的“切片”和“缩影”。

一路探究下来，记者发现，这种反差是当下

农村金融的一体两面。十多年间，农村金融工

作取得了巨大进步，如今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触达农民的方式

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我国

涉农贷款余额为60.19万亿元。进一步细分，其

中农户贷款余额为17.72万亿元，农业贷款余额

6.33 万亿元，两项合计占涉农贷款余额近四

成。此次记者所要观察与探究的涉农贷款，主

要是这两项。

根据央行数据，2014年末，我国涉农贷款余

额为 23.6 万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 5.4 万亿

元。10年来，两项数据分别增长了 1.55倍、2.28
倍，农户贷款增速更快。这是过去 10年国家大

力推进普惠金融取得的成绩。在体感上，如夹

河滩村的村民李伟，如今贷款相比过去既方便

又便宜。可以说，农村地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已大为改善。

观察农村地区的贷款情况有许多维度。如

政府政策目标如何监管和引导市场发展？金融

机构在渠道、产品、利率等方面如何竞争？当下

农民群体的贷款需求是否充足？由于农村诸多

天然条件所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农村贷款

工作都与城市有巨大差异。

首要讨论的是农村贷款的可得性与触达方

式。城市人口密集、市场主体集中、银行网点密

布，无论是客户找银行还是银行访客户，都很方

便。但在农村，这些条件都不存在，农民贷款仅

在物理空间上相比就很不方便。

比如浙江丽水，很多农村处在深山，去趟乡

镇都要翻过许多山头，银行想要尽调也费时费

力。又如满是戈壁荒漠的内蒙古阿拉善地区，

单户牧民与牧民间的距离有的达数十公里，银

行的客户经理一天只能拜访三五户牧民。

把时间拉回20年前，没有数字化，普惠金融

工作也未铺开，除了民间借贷外，农民想要办贷

款，基本就只能通过设在乡镇上的农村信用社

来办。农民要去银行网点提交各种资料，银行

的客户经理也以网点为大本营，在周边农村开

展业务。

根据记者观察，如今农村地区银行网点最

多的是当地的农商行或农信社，通常每个乡镇

都会设一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下称“邮储银

行”）以单一银行论，在农村的网点数量最多，许

多网点并不办理贷款业务。农业银行（下称“农

行”）的网点基本覆盖了农村地区，但大多网点

集中在县城，与农民的距离没那么近。

记者从十余个地市银行或政府部门了解

到，当地农村贷款规模方面，地方农商行（农信

社）总量基本都是第一，占比多的能到一半。其

次是农行和邮储银行。这三家的贷款规模一般

就会占去当地农村贷款总量的大部分。

这些情况，书写和奠定了农村贷款市场的

基本格局。

如今，银行网点依然还是农民办贷款最主

要的通道。过去 10年，国家大力推进普惠金融

发展，推动农村金融工作，在诸多政策指标的

“指挥”下，农村贷款市场起了很大的变化，热闹

了起来。许多此前很少开展农村业务的银行来

到农村，更多触达农民的方式在政府推动、银行

主导下出现了。

此前，证券时报专门报道的农村普惠金融服

务站（见本报此前报道《农村金融现状调查：看不

见的村村通》）便是银行触达农民的重要一环。

这些服务站一般设在农村的商店门市或村

委会中，由银行提供存取款设备，并对人员进行

技术指导。服务站主要作用是帮助不善使用手

机的老年人取现、存款、转账、缴费等基础金融

服务。同时，服务站还会承担收集村民贷款需

求的任务，扮演农民和银行间贷款信息中转站

的角色。

这对那些在农村地区没有网点的银行，是

一种快速、低成本触达农户的方式。比如在农

村很少有网点的建设银行，通过设立的 37万个

“裕农通”服务点，短短几年就将服务覆盖范围

扩展到了全国近 80%的行政村（数据截至 2023
年8月）。

以服务站为抓手

如何让农村金融服务站有效地帮助银行开

展贷款业务，是门学问。

一些银行把服务站的负责人发展成风险防

控的一环。这些常年生活在本村的店主、村委会

工作人员，对村里各家各户的经济条件、信用情

况很熟悉，可以为银行发放贷款提供重要参考。

一些服务站的负责人还会帮银行起到贷中

风险监测的作用。比如，一农户贷款养牛，遇到

疾病大量死亡，会直接导致农户还款困难；有的

农民嗜赌，拿到贷款后去赌博，最后很容易成为

一笔坏账。这些动态发展的情况银行很难日常

监测，有了服务站的及时通知，银行也可较早干

预处置。

所以，包括本地农商行（农信社）在内，各个

想要或需要在农村开拓业务的银行，都或多或

少会设立农村金融服务站。当然，这背后与政

府的支持和要求也密切相关。

兰考作为第一个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

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更早、更多，也更细。记者采

访了兰考县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多个乡镇、

村委会工作人员后了解到，兰考在行政体系内

设立了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体系，包括县级

金融服务中心、各乡镇金融服务中心及各村级

的金融服务站。

农民的贷款需求由村级服务站统一收集后，

上报至乡，再汇总至县级金融服务中心。彼时兰

考县政府为激励农民贷款、银行放款，会对部分

符合条件的农民贴息，对银行进行风险补偿。由

这一体系收集而来的贷款需求，经筛选后由县金

融服务中心对接至合作银行，进行放款。

运行多年后，不少银行客户经理已与许多

村子建立了稳定联系，很多业务也便无需再经

由上述系统转手，双方直接对接。如白云山村

的金融协管员，会定期收集好村民的贷款需求

后，提交给长期开展业务的客户经理。客户经

理也会把最新的各种贷款产品、贷款政策及时

发给金融协管员，再广而告之。

记者在各地调研中注意到，不同地区在设

立农村金融服务站的同时，也都会提及向农村

派驻了大量“金融村干部”“金融特派员”等。但

大多地区这类人员是由本地农商行网点的客户

经理兼任，既非专职，也不会真正常驻农村，更

多是在形式上结对子，以加强村委和银行间的

日常联系。

农村金融服务站整体上为村民、银行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服务平台和连接渠道，是农村金

融在地化的一个重要抓手。但发展到今天，这

一农村金融重要的基础设施也遇到了许多问题

和瓶颈。

一方面，如证券时报此前报道，一些银行或

地方为了数据好看，在形式主义上做文章，设立

的一些农村金融服务站有名无实。有些地方的

服务站数量不增反减。

贷款方面，上述提及的以服务站为抓手，在

银行放贷过程中提供的诸多作用，很大程度上

受限于每一个服务站的负责人。而现实中人员

的素质、积极性参差不齐，使得很多服务站远未

能实现理想的效果。记者在调研过程中就屡屡

碰到一问三不知的人员，既包括商店店主，也包

括村委会工作人员。

如今，在农村金融服务站数量已基本见顶

的情况下，各地应将重点放在“提质”上，通过有

效的激励机制来促使服务站发挥更多作用。

丰富的贷款产品

记者从多地政府和银行获取的文件中看

到，上述关于农村金融服务站的情况是各地在

总结农村金融工作成绩时都会提及的方面。另

一被重点提及的，是如何创新金融产品来适应

地方农村特色。

以前，除了地方农村金融机构外，大部分银

行很少涉及农村业务，自然也缺乏相应的贷款

产品。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推动下，各个银

行都开始向农村下沉。在打通触达客户的渠道

后，银行首要思考的就是提供什么样的贷款产

品给农民（或者农业经营主体）。

几年来，各式各样针对农村、农民的贷款产

品大量出现。

比如江西吉安——建设中的国家级普惠金

融改革试验区——在2024年初的实践总结中提

到，已创新性地推出了包括乡村振兴等领域在

内的 180余款各类金融产品，其中如“宅基地使

用权抵押贷”为全国首创，“井冈蜜柚贷”“三宝

普惠贷”等为吉安专属农村金融产品。

广东高州农商银行在2023年的农村金融工

作报告中表示，一方面丰富涉农信贷产品，紧扣

“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针对专业镇

村的集群行业和特色产业，积极开发“荔枝龙眼

贷”“罗非鱼贷”等专属金融产品；同时针对不同

客群和需求推出分别面向个体工商户、农户和

市民等的专属贷款产品。

总结下来，全国各地的涉农贷款产品可分

为三大类：一、以土地和农业资源为抵质押，如

上述吉安的“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浙江丽水

的“取水贷”等；二、以地方特色产业为核心，如

茂名的“荔枝贷”、兰考的“大棚贷”等；三、以人

群作为划分依据，如方大村镇银行在内蒙古阿

拉善地区推出的“务工贷”，许多地方银行针对

农村妇女设立的“巾帼贷”等。

记者在粤西一农商行乡镇网点调研时，看

到墙上的一块展示牌上，密密麻麻列了 30余款

贷款产品，上述三类皆包含其中。普遍来看，地

方性银行的涉农贷款产品丰富性更高，国有大

行和股份行相比之下贷款产品就较为单一。

涉农贷款产品愈加丰富整体上是好事。从

营销角度看，许多农民还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愿

贷款，有的则看不懂银行产品，以人群、产业、抵

质押物作为核心特征推出的贷款产品，便于让

农民理解和接受，有利于开展业务。

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也有一些所谓的

特色贷款产品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将原先的产

品换个壳子，或者底层逻辑不变形成“套娃产

品”。这类产品既浪费资源，也无多少贷款需

求，更像是贷款产品中的“形式主义”。

贷款需求承压

与丰富的贷款产品相对应的，是贷款需求

的不足。

整村授信是银行普遍在农村贷款工作中采

取的方法。简单说，银行以村为单位，对各家各

户进行前期尽调，符合条件后，农户变成“信用

户”，村子就成了“信用村”，村民会从银行获得

一定额度的授信额。

以兰考为例，从2017年开始，兰考在全县推

广整村授信模式，共采集农户信息168项指标，依

照信用评定情况将农户信用评级分为三级，分别

对应3万元、5万元、8万元的普惠授信额度，进而

评定信用村、信用乡镇。截至2023年底，兰考共

评定信用户近14万户，信用村318个。

但授信不等于用信，只有农民实际使用了

授信额，才算一笔贷款。证券时报记者通过采

访了解到一些地区的整村授信核心指标，据此

可一定程度上观察当下农村的贷款需求情况。

华南某农业大市农商行董事长告诉记者，

目前当地农信系统对各农商行整村授信用信率

的考核指标为18%，亦即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实际产生贷款180万元。这个指标要求并不高，

但有的农商行用信率仍只有10%。

广东茂名一大特色产业是荔枝，地方银行

专门推出了“荔枝贷”产品。但多位自己种植荔

枝的村民向记者表示，他们并不需要靠贷款来

进行种植。这些农民的种植面积通常在10亩左

右。高州一位公司化经营、有千亩荔枝园的种

植大户告诉记者，当地荔枝种植以小、散农户为

主，他们普遍不需要贷款。更需要贷款的是种

植大户，从种植面积来看，有贷款需求的种植大

户占比不过三成。

不同地区的贷款需求程度有所不同。记者

在浙江了解到，当地整村授信的用信率约在

30%左右。在江西吉安，一位村镇银行的负责人

感叹，经过多年深耕，该行在存款上取得了令不

少同行艳羡的表现，如今犯愁的大问题却是资

金“贷不出去”。村镇银行的存款利率要高于其

他银行，放不出去贷款，令人艳羡的高额存款，

反倒成了负担。

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情况与东中部地区差

异巨大。

阿拉善农商行普惠信贷部的负责人在接受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该行整村授信

的用信率超过70%。主要原因与阿拉善地广人

稀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关。阿拉善农耕区一户农

民可有数十亩甚至上百亩地，牧民拥有的畜牧

区面积更大。农民到了种植季、牧民需要大量

购买饲料时，资金需求可达数十万元。在这种

情况下，阿拉善的农牧民用信率自然较广东、江

浙等地远高。但70%并非阿拉善农商行整村授

信用信率的高点，往年最高时能到90%，近年来

也在不断下降。

记者多方采访后发现，农村老龄化与人口

流失是贷款需求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

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商行来说，它们面临

的贷款需求下滑，还因为大行下沉后抢走了许

多客户。

同业“内卷”何解？

证券时报记者自调研以来，半年间先后与

三十余位不同地区的银行高层、一线业务人员

和监管部门进行了交流，聊到最后总是避不开

的一个话题，就是大行向农村下沉后，银行间

“内卷”严重，“价格战”“掐尖”“垒大户”等情况

挤压了中小银行尤其是农商行的生存空间。

证券时报在此前普惠金融系列报道中，多次

着重分析过当下银行业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内

卷”情况。报道开头提到的李伟的案例，便是当

下农村贷款市场里银行间大打价格战的体现。

东中西部三家不同地方农商行的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目前他们银行普惠贷

款的平均年化贷款利率都在5%左右，这已是农

商行这类金融机构几乎降无可降的生死线。在

他们看来，这正是大行下沉后造成的结果。在

以前，这些银行的平均贷款利率在 8%，甚至

10%左右，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当大行下沉后用

3%甚至更低的利率来快速抢市场时，农商行的

客户流失严重，不得不跟着降低利率。

不少为大行辩护的业内人士将这视为正常的

市场竞争行为。但通常会忽视的是，大行如今的下

沉是在政策的强力干预下出现，而非将农村金融业

务视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不少农商行

人士向记者抱怨，大行之所以会出这么低利率的产

品，是因为它们的首要目标是完成考核任务，是否

盈利反倒不是优先考虑的。即使亏了钱，家大业大

的大行也能依靠其他利润丰厚的业务弥补。

一些农商行人士还指出，大行下沉到农村抢

客户，所出现的“掐尖”“垒大户”等情况，会让许多

人可支配资金突然大大增加，最后却反受其累。

比如盲目扩大生产，又因经营不力产生难以承受

的损失，进而给银行带来风险。

另一方面，他们还反问，如果今后政策层面不

再强力干预，如今下沉的大行会不会又撤出农村

市场？倘若撤出，留下来的会是什么？

这些问题目前可能没有答案。需要思考的是，

在重点防范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背景下，农商行、

村镇银行的风险状况和生存空间本就狭小，大行下

沉后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

了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不利于风险化解大局。

十余年过去，曾少有人问津的农村金融市场，

如今却成了各个银行不断“内卷”的战场。何解？

农村金融现状调查：贷款竞争下的“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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